
一段时间以来，古典舞创作面对在

当代文化语境中转型与再生的新命题，

出现了创新后续乏力的情况，表现为过

度依赖历史符号、追随古风潮流，未能将

古代题材与现代人所面临的生活境遇深

度对接；同时又对传统文化学习不够深

入——在艺术表达中，准确把握历史事

实与人文精神，不仅是对传统的忠实传

承，更是深化创作内涵的关键。

中国舞蹈“荷花奖”古典舞，是观

察古典舞现状的重要窗口。在已落下

帷幕的本届评奖中，一方面，观众从作

品绘制的“轶态横出，瑰姿谲起”的动态

图景中看到了当下古典舞创作的繁荣，

尤其是最终获奖作品，展示了创作者在

当代语境中赋予古典舞新的生命与意义

的积极探索；另一方面，纵观众多参赛

作品，也显现出一些长期以来的创作短

板：许多作品尽管成功营造了浓厚的历

史氛围，复现了古代场景、服饰和人物

心境，但与当代生活的深层关联却显得

不足，暴露出创作表面化的问题。

古典舞的意义从来不在于简单模

仿过去，而在于如何在当代文化语境中

重新激活传统精神。中国古典舞的核

心价值，不仅体现在对“和谐”的追求、

对“礼”的崇尚、以及对“虚实相生”的理

解上，更体现在中国人对于生命的独特

态度中，既包含了达观的生命观，如对生

死的从容面对、对人生无常的超然体悟，

又融入了“天人合一”的哲学境界，将个

体生命与自然、宇宙的和谐统一视为终

极追求。

同时，这种精神还

蕴含着入世的关切，通

过对现实生命的热切

参与与对社会责任的

承担，体现出超越个体

的广阔情怀。这些传

统理念未因时代变迁

而失去其意义，而是成

为反思当下生活的文

化镜子。中国古典舞

的探索，不仅是一条试

图寻找“中华民族的身

体”的求索之路，更是

通过倾听“呼吸”“发

力”“意气相随”的动作

逻辑，在陌生化的语境

中重新审视当代情感

与思想的感知之路。

偏离语境的表现

不仅削弱作品的文化

说服力和艺术感染

力，还可能让观众对

作品的审美启迪和文

化意义产生误解。传

统美学、精神与技法

是否能切实回应当代

生活，成为创作中亟

待解决的难题。

作为中国古典舞

创作的高地，“荷花

奖”比赛始终推动创

作者寻找新的问题与

答案，也为观众提供

了参与解读传统的契机。观众不再是

被动的接受者，他们追问、质疑，以自身

视角介入传统的当代解构。古典舞的

表现形式与传达方式已进入多元化与

复杂化的转型阶段。在比赛直播过程

中，观众通过留言提出诸如“中国古典

舞何时开始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

和立意”这样的问题，引发了现场专家

与线上网友的热议。正如网友所言，

“台上竞争，台下辩论”，这种交织的互

动形式，既是文化交流的新尝试，也折

射出古典舞在新时代语境中面临的文

化期待与挑战。观众对情感深度和现

实关联的渴望正在倒逼创作者重新思

考作品的内核。

传统动作语言的再创作，不能仅停

留在符号再现或技艺展示上，更应拓展

为文化符号的重塑、情感表达的深化和

历史文化的再造。在《离骚 ·香草美人》

《思乡切 ·女史箴图》《印心》中，创作者将

水袖这一看似传统的动作语言，尝试赋

予多重含义和表达形式。在《离骚 ·香草

美人》中，水袖的飞扬是高蹈的人格；而

在《思乡切 ·女史箴图》中，水袖的击节成

为了情感的呐喊；在《印心》中，水袖的垂

落成为了分割和连接身体记忆的媒介。

然而在调适动作媒介语义的同时，

我们不可忽视其局限性和相似性的问

题，无论是服饰、动作语言提取——诸如

集体的水袖在此次比赛中多次出现；还

是题材的高度集中——多部关于“俑”的

作品，多个围绕文物遗存展开的故事，以

及灵感源自三幅古画的创作。

整体依然表现出的模式化倾向，从

节奏、画面、动作还是情绪表达上，都有

重复的现象，部分创作者可能陷入了安

全区，倾向于选择已经被验证成功的元

素和结构。

从历届“荷花奖”作品看中国古典舞

创作的嬗变，可以发现一个从传统叙事

向情感化、意象化、现代化转型的过程；

同时，尽管持续地寻找突破，但仍面临历

史再现与现代审美之间的张力、表现形

式与观众认同的困境、以及如何在现代

化语境下保持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等一

系列挑战。1998年至2005年的“荷花

奖”创作，这一阶段作品名称多以具体人

物和事件为题，强调忠义、悲剧、民族气

节等主题意象的呈现。2007年至2017

年，荷花奖作品从叙事转向情感化表达

与意象化呈现，表现性成为主导。2020

年至2024年，“荷花奖”古典舞的创作进

入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化与精神哲思深化

的阶段。

比赛的历程展现了创作者在古典与

当代之间探索的努力，也取得了丰富的

艺术突破，但同时也反映出古典舞在当

代创作中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如何在追

求“当代性”的同时，保留古典舞的核心

特质？我们在身体语言的选择上已拥有

诸如身韵、汉唐、敦煌、昆舞等多样化的

体系，然而这些语言的核心美学特质和

运动之美在创作中却愈发模糊，逐渐失

去了鲜明的辨识度。

这种趋势在参赛作品中尤为明显。

创作者的叙事重心从身体语言的“传神”

偏向于向外部“造景”；情感表达层面，也

因题材的浅层化而未能深入触及历史文

化背后的精神内涵。现当代舞蹈的国际

化语言逐渐占据舞台主体，却在一定程

度上掩盖了古典舞的独特韵律与精神力

量。这种“伪古典化”倾向，呈现出一种

形式上的“翻新”，却难以真正触动观众

对传统之美的当代理解。

但我们也看到此次比赛的一些创作

正在以积极的姿态，反思着当下古典舞

所面临的困境，并在古典精神与当代生

活之间的对话中寻求转机。当代的古典

舞，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模仿或形式上的

延续，它正通过“再语境化”的方式，解答

着今日的忧虑，超越传统的身体运动认

知，以物像媒介的运动和身体关联开启

链接古今的知觉路径。

如《天上月》中持伞人与月亮之间的

意象转换，使原本抽象的距离感化作身

体与物体间的呼应与对话。“咏物抒怀”

与“物像迁移”相辅相成，舞者的形体动

作在隐喻与象征中呈现出月与人的互为

映照。双人舞的设计更是巧妙地在靠近

与疏离之间徘徊，借由动态关系潜入古

典精神的境地。《佛窟掠影》中肢体语言

的流动连绵与手印镜像，并坐的联动和

移换，使其从历史的静止中跳脱出来，产

生新的“动觉回忆”，观看者的感知也从

单一的历史维度延展至动态的叙事空

间，超越了造像原初的象征意义。《孤山

行旅》看似散淡的构图和群舞调度，却是

现代人精神状态的恒久倒影。群舞的山

峦起伏，仿佛承接了千百年来人类在生

命旅程中对自我的不断追寻、对顿悟的

追索，以及对告别的深刻体会。通过造

像在群山中的隐现，舞蹈让我们看到了

心中的信念、被时常遮蔽的希望和真相，

以及旅程中的种种迷惘与释怀。

文化生产的核心在于回应人群的

现实需求。我们不必拘泥于形式上的

“古典”装扮，而是应在更广泛且具有当

代意识的舞台技术、媒介语言的支持

下，结合中国人的行为方式、礼仪传统

和运动智识来诠释和表达传统文化题

材，用古典精神映照当代人内心的诉求

与情感。只有当创作者能够从个人生

命体验出发，将古典元素与当代语境相

结合，作品才能真正走进观众内心，成

为“此刻的古典”。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
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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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之色，纯净之美
——单色釉瓷器的色彩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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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与发展：
网络文学如何表现海派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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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古典舞评奖随记

单跃进

刘春

“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的
诞生，与上世纪80年代解放思想、改革
开放的环境氛围，以及上海城市文化精
神的唤起，是联系在一起的。且不论那
场源于上海，影响深远的“戏剧观大讨
论”；单就那引人瞩目的上海市花遴选，
似乎就是为呼之欲出的戏剧表演艺术
奖造势，将“白玉兰”的响亮名称赋予了
她。而“白玉兰奖”，确乎是以她35年
的历程，兑现着人们寄予的上海市花白
玉兰“争先报春，朵朵向上”的品性。

作为一个艺术奖项，“白玉兰奖”的
评奖范畴定位于“戏剧表演艺术”，这是
一种颇具前瞻性的独特构想。其独特
性，就在于概念的宽泛性与内涵的聚焦
性相结合。她将传统的戏剧概念进行
了外延的拓展，延展至一切以舞台为支
点的表演艺术，涵括了戏曲、话剧、歌
剧、舞剧、芭蕾，直至音乐剧、杂技剧等，
也是对行业界限的逾越和突破。然而，
她又陡然地在如此宽泛的艺术形态中，
将评判的目光聚焦于舞台的表演艺术，
即演员之表演。这一独特性，在今天的
中国艺术界仍属首创，尚无出其右者。

由此，“白玉兰奖”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在于她直截了当地触碰了所有舞
台艺术的终端显现——演员之表演，凸
显了舞台艺术创造力的核心问题。其
次，将不同舞台艺术表演置于同一平台
予以评判考量，在客观上推进不同艺术
形态之间的交流、学习和相互启迪，有
益于激发艺术创造力。
“白玉兰奖”的这种独特性，无疑对

当代戏曲表演艺术具有显著的价值引

导作用。
众所周知，戏曲素来倡导“以演员

为中心”。尤其是京昆等程式化表演体
系发育相对完备的剧种，对演员的程式
表演的规范性有着严苛的要求，这本来

是一种根源深厚的艺术优
势。但是，这种优势倘若被
引向极致，其价值评判又被
局限于剧种或戏曲行业相
对闭环的状态下，也容易使
其在艺术表演在价值追求
方面处于迷失的状态，进入
到“以表演演员为中心”。
其典型的表现，便是游离人
物的程式技艺卖弄和对剧

场效果的取悦。更有甚者，在观念上认
为京剧表演就是卖“玩意儿”，而疏于人
物刻画。而一旦将戏曲与其它舞台艺
术置于同一个平台后，势必逾越戏曲自

身评判的局限，开始接受更为广泛的审
美评判，乃至严苛的市场和观众评判；
进而为戏曲表演艺术提供了折射时代文
化观念的参照坐标，有益于激励戏曲演
员对表演艺术新境界的追求。印象中，
第一届“白玉兰奖”主配演奖的获得者
中，尚长荣、言兴朋、梁谷音、史济华等戏
曲演员的占比颇大。从剧种或行业角度
看，这些演员本身就是业界翘楚，但他们
获奖的共同理由，是他们在新剧目中塑
造了令人信服的舞台形象。

纵览“白玉兰奖”30多年的获奖名
单，几乎揽尽了当今戏曲舞台上各个剧种
优秀的表演艺术家，且不分南北，不论花

雅。他们获奖的理由，固然也是基于他们
所造人物形象的鲜活。同时，我们也能够
看到，一些凭着“一招鲜”走天下的戏曲演
员，尽管其名声不菲，不乏拥趸，却不入
“白玉兰奖”的法眼。这，恰恰体现了“白
玉兰奖”的价值倡导和作用。从某种意义
上说，30多年来“白玉兰奖”一直在致力
于鼓励，乃至助攻戏曲表演艺术领域里的
创造性劳动和创新性发展。
“白玉兰奖”的价值引导，并非滞留

于观念层面，而是有着具体价值维度
的。比如，首先是关注演员的基本功，
进而是塑造力、表现力、整体感等，当然
也包括艺德品行。这些考量维度，切中
了舞台表演和创作机制中的若干关键
环节，显现为颇高的专业评价尺度。同
时，不失对不同舞台艺术样式本体审美
特质的追求和评判，达成表演技术与表
演艺术，抑或程式表演与人物塑造之间
的平衡。如此，“白玉兰奖”在评判价值
上，突破了小范围业内评判很容易出现
的单一和偏颇，体现了符合表演艺术当
代审美的价值追求。

作为戏曲表演从业者，倘若以为基
本功是其职业追求的唯一，而忽视对艺
术的塑造力、表现力、整体感的追求，则
难有大的作为。当然，这本来是一个常
识性的问题，却也是困扰戏曲行业多年
的问题。究其原因，恐怕是戏曲长期处
于被保护被振兴的境遇有关，使得我们
的戏曲界始终有一种剧种纵向发展中
的失格忧患，由此催生了艺术观念和行
为的固化现象。但戏曲艺术发展的历
史事实，却一再提示我们，在坚持本剧

种的审美精神下的创造性艺术贡献，才
是防止剧种艺术失格的最佳作为。一
如当年的周信芳、袁雪芬，而今的尚长
荣、陈少云便是这样的艺术范式。这些
艺术典范，实际上就是上海城市文化精
神具体而形象的持续彰显。“白玉兰奖”
作为一个跨界的戏剧表演艺术评价的
专业平台，对一代代青年戏曲人的影响
作用亦是不能小觑。他们在各自的成
长环境里不仅锤炼夯实着传统的艺术
功底，更富有开阔的艺术视野和个性化
的思辨能力。体现在表演艺术上，便是
他们对戏曲表演更高境界的追求意识
和努力。一批批年轻的戏曲才俊跻身
于“白玉兰奖”，预示着戏曲艺术领域蕴
藏着蓬勃的创造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戏曲事业整
体上保持着旺盛的发展势头，出现了一
批堪称代表中国当代戏曲艺术成就的
经典作品，以及与之适配的文化影响
力。这些成就，固然是基于各戏曲院团
的文化自觉与专业追求，其实也与“白
玉兰奖”坚持的价值导向，及其营造的
文化艺术氛围有着紧密的关联。

真心期待“白玉兰奖”能够秉持已有
的品格，对上海乃至中国的戏剧表演艺术
的提升继续做出卓然的贡献。倘使对“白
玉兰奖”的未来还有哪些期许，深以为充
分利用好上海观众良好的观剧素养和习
惯，引入公众（观众）对戏剧表演的评价机
制，深耕上海市民的观剧文化的土壤，不
失为“白玉兰奖”今后着力的方向之一。

（作者为知名戏曲评论家）

“白玉兰奖”对当代戏曲表演艺术的引导

从“形式的古典”走向“此刻的古典”

▲《天上月》持伞人与月亮之间的意象转换，使原本

抽象的距离感化作身体与物体间的呼应与对话

▲胡维露凭借昆剧《牡丹亭》中柳梦梅一角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

术奖主角奖。

▲谢涛凭借晋剧《于成龙》中于成龙一角获得

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特殊贡献奖。

 《思

乡切·女史箴

图》中，创作

者将水袖这

一看似传统

的动作语言，

尝试赋予多

重含义和表

达形式。水

袖的击节成

为了情感的

呐喊。

《我是刑警》：
一笔一笔地逼近真实


